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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技术的革新改变着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近年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同样深度影

响了传统的知识服务模式。大量新媒体在博物馆实践中的运用，在提升博物馆收集、创造及传播知

识服务能力的同时，对博物馆的主体性也带来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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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ical renovation is transforming the way people acquire knowledge.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media based on Internet technology can equally profoundly influence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service model. 

While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museums to collect, create and disseminate knowledge, the adoption of a lot of 

new media in museum practice can also exert some effects on the subjectivity of muse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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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量线下服务受

限的博物馆，借助新媒体开展云展览、线上讲座及公

众号直播等活动，创造了闭馆而不停服务的新博物馆

业态生长点，新媒体与博物馆发展的议题一时成为业

界关注点。早年国内已有研究考察了在博物馆展览中

运用新媒体对观众行为产生的影响，认为新媒体的知

识传递方式，更加能够满足观众的多元需求[1]。《新

媒体与博物馆发展》一书对各种新媒体在博物馆实践

中的运用进行了介绍，关注到新技术发展对博物馆传

统形态的挑战[2]。译著《新媒体环境中的博物馆：跨

媒体、参与及伦理》[3]，在新媒体环境下审视了博物

馆业态的变化，讨论了作为媒体的博物馆和新媒体塑

造的博物馆之间的关系。近年有关新媒体影响下博物

馆传播形式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有文章讨论了跨媒体

时代的博物馆叙事，归纳出博物馆信息传播方式的新

特征：开放性、便捷性、互动性及虚拟性等，认为新

媒体的进一步介入能够整合与重塑博物馆信息传播形

态[4]。还有文章从大众传播与博物馆互动的角度，讨

论了大众传播娱乐内容与博物馆教育本质的关系，涉

及博物馆本质属性的议题[5]。本文尝试在博物馆语境

下，讨论当下博物馆如何既能快速适应新媒体所带来

的变化，又能很好维护博物馆主体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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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语境下的新媒体概念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原有社会的时空组织

方式和日常生活形态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

媒体时代，以文字与图片为主要形式的纸质媒介是人

类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相比而言，新媒体借助强大

的技术支持，拥有了跨越时空限制的信息传播优势。

具体到博物馆领域，业界将此现象称之为博物馆的

“新媒体环境”或者“新媒体语境”。当下，新媒

体对博物馆业态的改变已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反

之将博物馆作为主体，在博物馆语境下讨论新媒体运

用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主体视角的转换，即在博物

馆语境下重新审视新媒体，不仅是当下博物馆进一

步发展的根本需要，同时也是厘定新媒体概念的一

种亟需。

“新媒体”概念的界定也是近年学界关注较多的

一个议题。当前学界多从传播学角度对“新媒体”进

行界定，认为“新媒体”是技术支持下的“具有互动

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6]，或将“新媒体”定义为

“借助计算机（或具有计算机本质特征的数字设备）

传播信息的载体”[7]。而从博物馆学视角，学界多是

从实践角度阐述新媒体的运用策略，鲜少以博物馆为

主体厘定“新媒体”概念。

在博物馆语境下，无论何种媒体的运用，均应

以增强博物馆收集、生产及传播公共知识能力为标

的。如在知识传递环节，博物馆基于自身特殊收藏而

生产、制造出的公共知识是根本，参与博物馆公共知

识呈现、传播的新媒体仅仅是一种新颖的、更加有利

于博物馆知识传递的方式而已。换句话而言，从博物

馆主体来看，新媒体只是博物馆选取的以满足博物馆

主体发展需要的一种更新的媒介方式。而媒体属性的

新与旧，相对而言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例如以二维

图像为主的图像语言出现时，同样被社会认为是一种

新媒体。随着技术的发展，具有虚拟性特征的三维图

像超越二维图像又成为媒介传播的主流——新媒体。

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泛媒介

观中，博物馆本身同样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实体媒介

之一，即具有传播功能的实体空间。博物馆与新媒体

又具有了共同项——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因此，在

博物馆语境下，所谓的新媒体，应是以新技术为支撑

的，可以拓展博物馆知识收集、生产及传播途径的各

种媒介形式。

由此，从博物馆主体来看，新媒体虽然对博物馆

传统传播机制带来很大改变，极大拓展了博物馆知识

服务的途径，生成一种新的博物馆发展环境，但不能

过度夸大新媒体在博物馆中的作用，尤其不能夸大生

成新媒体的技术作用，甚至强调技术优先，出现喧宾

夺主的现象。

二、博物馆主体性下的新媒体运用

主体性（subjectivity）是事物存在的根本属性，

属于西方哲学的概念。马克思从认识论角度阐述了

主体性思想，强调实践对于主体性的意义[8]，实现

了主体性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和重构。哲学意义上

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所具有的属性，是区

别于活动客体的特殊性，强调客体为主体服务的价

值关系。在运用新媒体扩展博物馆功能的各项实践

中，博物馆作为主体，新媒体及其外延作为客体，

博物馆在与客体产生的对象性活动中不断实现自身

价值，使原有的工作形态发生改变。

在博物馆语境下，新媒体以其优势无疑满足了

博物馆主体发展的需要，搭建起公众与博物馆之间新

的知识交互平台与信息反馈机制，使博物馆单向度

（one communication channel）知识服务的模式，即由

博物馆单独完成知识收集、生产及传播的模式改变

成为可能。在新的信息反馈机制中，博物馆官网、

微信、微博及APP等新媒体充分展现去垄断、去中

心、用户体验、用户参与、用户关联、免费、快速等

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博物馆知识收集、生产

及传播各个环节，进而更好地实现公众与博物馆之间

的双向及时沟通，达成知识共建、共享的新型关系。

一方面，博物馆通过新媒体开展线上服务，

拓宽了博物馆知识传播的渠道，实现了更大范围的

知识传播。传统博物馆的知识服务主要通过线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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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社教等实体空间活动，将基于藏品所生产的公

共知识向社会传播。由于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

制，传统博物馆实体空间的知识服务范围有限，受

益人数有限。新媒体的运用，为博物馆通过数字技

术形成的集文字、图表、音频、视频于一体的数字

资源提供了新的传播途径。博物馆既可以通过自建

的官网、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将相关资源推介

出去，也可以与新媒体平台如抖音、快手等合作展

开云端活动，从而突破博物馆实体空间的限制，使

公众可以更加便捷地从线上获得更多的博物馆知识

服务。如2020年，河南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馆、

四川博物院等九家博物馆联合推出的“云探国宝”

活动，即以各馆馆藏代表性文物为基础，通过直播

形式向公众阐释黄河文化内涵，实现了博物馆资源

线上的高效传播、共享。再如广东省博物馆在其官

网设置《虚拟展览》栏目，推出了“三城记——明

清时期的粤港澳湾区与丝绸外销”“惊艳中国风：

17—18世纪中国外销瓷展”等23个虚拟展览；又在

广东省博物馆微信公众号的《展览》栏目中，推出

“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等三个虚拟

展览。通过各种新媒体的运用，博物馆信息传播渠

道会越来越多样化。

新媒体的运用，还增强了公众使用博物馆的

交互体验及参与性。为了增加公众线上观展的真实

感，一些博物馆设置了观众交互体验式内容，如通

过简单的肢体操控，在虚拟现实和视景仿真技术下

获得云端的沉浸式体验，给观众带来不同于实体博

物馆观展的新感受。更深层次的交互参与改变了传

统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大了公众参与

度。当下，通过新媒体公众既可以自由表达对博物

馆服务的评论，也可以从自身兴趣点出发，选取自

己想要获得的博物馆服务，以更多的方式达成与博

物馆的交流对话。简·基德（Jenny Kidd）搜集了英

国近20个博物馆的Face/Twitter（脸书/推特）帖子

及相关内容研究发现，与博物馆的对话极大增强了

公众的被尊重感，公众十分关注所发帖子和评论是

否受到博物馆的认可，“来自于博物馆的回复经常

会被转发或分享……还会引发进一步的讨论，有时

候还会形成一个与博物馆的对话。”[3]24

另一方面，新媒体在运用中存在局限性，对博

物馆主体产生冲击。博物馆的主体性要求博物馆在借

助新媒体扩展自身功能时表现出主动性，即博物馆借

助新媒体传播知识时，需要博物馆专业人员从内容提

供、内容制作到内容发布全程参与，给予专业管理，

保证知识的专业性，并以引发公众主动思考与探索为

目的，实现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与作用。而实践中，由

于博物馆主体意识不强，导致新媒体过多参与，一定

程度上侵害了博物馆的主体性原则。此外，新媒体以

即时性、便捷性为博物馆与公众提供多样化的交流方

式，且信息传播速度较快。但当面对突发情况时，博

物馆若不能积极利用新媒体主动发声，往往会产生负

面影响。例如2021年广东省博物馆的“留言簿事件”

一经发生，通过各种新媒体形式迅速传播，引起公众

对博物馆工作的误解。虽然新媒体环境下的舆论走向

与公众心理紧密相关，但是公众仅为舆情事件的追

随者，对舆论本身起决定作用的仍是博物馆主体。该

类事件的发生正是由于博物馆在为公众提供服务时没

有做到主动、积极的文明观展引导，舆论爆发后也并

没有及时通过新媒体形式进行澄清以维护社会形象。

“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

性质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9]博物馆在

与新媒体产生的对象性活动中，积极运用主体力量以

维护主体性，才能更好实现自身价值。在应对各类舆

情事件时，如何利用新媒体及时、主动地发声，避免

因片面舆论而使博物馆主体形象受损，也是值得思考

的议题。

三、博物馆主体性的思考

新媒体去垄断、去中心的特点，使公众在使

用博物馆时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公众对博物馆

的访问、参与及意见表达等变得更加民主化，由此

新媒体在以大众化、民主化服务为追求的博物馆未

来实践中的运用无疑会越来越普遍。但是，不得不

看到，为了突出新媒体的沉浸性、娱乐性功能，相

对忽略了博物馆的主体性维护，出现了一些喧宾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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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甚至不利于博物馆进一步发展的现象。主体性

是事物得以存在的前提，博物馆概莫能外。

博物馆以收藏、保存、研究和展示人类及人

类环境发展的见证物为本质职能，原真性是这些人

类遗存进入博物馆并成为博物馆物件的第一属性，

即真实存在过的、不可复制的、不可替代的。传统

博物馆展览由真实的物件组成，能够带给观众一种

独特的真实的在场感。而新媒体呈现的物则是经过

数字技术处理过的博物馆物的拟态，线上展览具有

虚拟性，使用者的现场真实性体验会弱化。在此情

况下，如果博物馆过多依赖新媒体线上传播的便捷

性，而忽略线下服务的话，博物馆主体性缺失问题

就可能出现，博物馆使用新媒体的模式就需要重新

思考。事实上，博物馆展览的知识传递不仅是知识

拥有者与接收者的直接传递，而是在跨时空的特殊环

境下对人类知识的再现式传递。博物馆应认识到，基

于新媒体的线上服务，仅是线下服务的扩展，而不能

等同于线下服务。在运用新媒体时，博物馆为确保其

主体性，必然要妥善处理线上虚拟服务与线下在场

服务的关系。

专业性知识生产和传播是博物馆与一般媒介的本

质性差异，博物馆知识必须满足科学性、系统性和准

确性的基本要求。而新媒体作为大众媒介，知识来

源多元，一些缺乏专业性的带有大众娱乐性质的知

识会借助新媒体得以传播，由此与博物馆专业性要

求产生张力。具体到公众娱乐性需求的解读上，博

物馆需要平衡科学性、学术性与公众娱乐性之间的

关系，新媒体则主动迎合公众娱乐性需求，加入大

量互动、交互式环节，更多强调传播规模和效应，

而不甚重视科学性、学术性。一些新媒体会尝试打

破博物馆的本质属性，过度解读博物馆的休闲娱乐

功能，追逐娱乐化，甚至迪士尼化等，比如一些新

媒体推出的线上展览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呈现，形式

大于内容等。这些偏离博物馆专业性的行为，无疑

会影响到博物馆的公信力与主体性，损害博物馆的

社会形象。

从主体性角度看，运用新媒体传播博物馆文化的

其他行业行为同样需要重视。近年来，在新媒体的助

力下，博物馆文化成为社会热度较高的一种文化，许

多相关行业也开始通过新媒体大量传播博物馆文化内

容，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及社会效应。博物馆作为公

共知识服务机构，将基于特殊收藏所生产的知识进行

公开展示、传播，是其社会责任所在。社会上对博物

馆文化的再利用，同样是博物馆履行社会责任的应有

之义。但是，为了获得关注，过度消费博物馆文化的

其他行业行为不断出现，甚至一些已被打入历史另册

的负面现象也借博物馆之名，得以传播，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

总之，新媒体在博物馆中的运用，表面上改变的

是博物馆与公众关系，而深层次改变的是博物馆原

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形态。新时代，博物馆无论选用

何种媒体方式，均需优先考量博物馆主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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